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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边缘群体及其文化生存图景

——以“杀马特”群体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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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边缘群体的生存图景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。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，城乡融合发展下的边缘群体不

必再通过进城来实现自己生活富裕的理想，脱离所处的边缘状态，从而去边缘化，是乡村振兴过程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，

这一问题也是当前社会发展中极易被忽视的问题。本文以我国典型的社会边缘群体——“杀马特”群体为研究对象，旨以区

隔理论为解释框架，探寻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边缘群体的文化现象和新发展空间，解释了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产生

的根源，旨在将边缘文化的半成品去边缘化，为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经济、文化区隔，找到新的思路，进而推动城

乡关系从“二元”走向“多元互动”，这既是本文的创新点，也是今后有关边缘群体研究的新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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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在几十年走完西方主流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之

路后，城乡生存与发展环境产生巨大落差与不平衡，为改变

城乡发展差距，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，全国范围内践

行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”落地见效，中国乡村振兴如火如荼

的开展。但是，在这几十年的实践中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

的城乡关系及农工关系失衡现象，导致的“乡下人进城”的

尴尬现象及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。部分进城农民工在城市

化进程中被不断边缘化，成为难以被当地人认同的边缘人，

而作为城乡流动的“杀马特”青年既是背井离乡的“打工人”，

也是在城市生活的边缘人，他们既是城乡文明冲突的产物，

也是文化区隔下的时代悲歌。本文以“杀马特”群体为切入

点，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，城乡流动边缘群体的生存图景。

1 “杀马特”相关研究概述

我国学界关于“杀马特”的研究，从 2013年后开始逐

渐增加。目前关于“杀马特”这一群体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

在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关注“杀马特”的现象表征以及“杀

马特”群体的社会身份，认为“杀马特”具有与主流文化相

对的青年亚文化群体表征和独特社会身份。“杀马特”群体

是中国独特城乡二元格局之外的“第三元”，是不仅物质贫

困、文化也异常贫困的“文化贫民”[1]。二是“杀马特”形

成的社会成因及其生存现状。此类研究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

探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“杀马特”群体的形成和生存现状，

认为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城乡关系失调，制造了“杀马特”群

体社会地位差序[2]，这种失调关系下“杀马特”的精神需求

是促成这一群体产生的根本原因[3]。三是从文化层面探讨“杀

马特”城市融入问题，认为“杀马特”的城市融入困境主要

是由于位育的失当[4]、因此造成“杀马特”群体身份认同的

断裂和文化认同的二维性[5]。综上所述，关于“杀马特”的

研究多集中在社会身份、社会隐因和城市融入等方面，缺乏

从城乡关系角度探讨“杀马特”群体的形成和发展。本文试

图从乡村振兴的角度出发，以区隔理论为解释框架，分析“杀

马特”这一边缘群体可能的发展空间。

2 从兴起到隐匿的“杀马特”

“杀马特”现象最早出现在日本，当时的日本盛行一股

来自欧美的视觉系摇滚风潮。从音乐衍生出的各种夸张、奇

异的造型受到人们的追捧，他们用这种造型表达他们对音乐

的理解。但“杀马特”传入中国后，它不再与音乐相关，他

们的造型受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城市 90 后非主流文化的感

染[1]。“杀马特”在吸收非主流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了他们所

理解的城市人形象并试图模仿，在相似的群体中形成自己的

风潮，“杀马特”家族由此形成。他们以网络为媒介，以家

族的形式成规模得聚集，活跃在他们创建的 QQ 群中。在“杀

马特”家族中，头发可以说是成员之间互相识别的标志，没

有夸张艳丽的发型，就不能算是真正的“杀马特”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，人口迁移制度

的放宽弱化了城乡二元界线，加剧了社会流动。到了八、九

十年代，大量农民冲破城乡阻隔，涌向城市，这一时期中国

第一批农民工进城。在现代城市文化和传统农村文明的冲击

下，中国的边缘群体逐渐从农民中分化出来[6]，受到城市文

化区隔的农民逐渐被边缘化，进而演化为边缘群体，“杀马

特”群体就这样诞生了。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年，想要

学城里人的样式，玩城里人玩的东西，但迫于经济社会压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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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变成了“不农不城”的“杀马特”。因此，就形象而言，

“杀马特”家族不论男女，大都留着五颜六色的头发、穿着

个性的服饰、画着浓艳的妆容，与城市主流文化有着明显区

别。在人生追求和理想方面，正如“杀马特教父”罗福兴所

说：“杀马特只能追求杀马特，其他东西追求不了，房和车

太遥远了。”

由于城镇化的加剧，我国的青年亚文化随之兴起，青年

亚文化被有意的区隔为低俗的“杀马特”和高品味的“小清

新”两种，伴随这种区隔带来了权力话语和社会地位完全不

同的文化现象。在城市主流文化下，“小清新”被认为是主

流的都市青年文化[1]，“杀马特”却被强势话语制造成了粗

俗的青年文化。区隔分层为“杀马特”的边缘化提供了条件，

“杀马特”在主流价值观的冲击下被污名化。在他人眼中，

“杀马特”是一群穿着奇装异服、留着夸张造型、气质诡异

的人，在取得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，杀马特这一群体因为与

主流文化区别太明显，也迎来了主流社会对其的抵触和污名

化。因此，他们的这个形象，是试图接近主流文化的一次失

败的努力[7]。

2013 年以前，“杀马特”成为城市工厂的一种风尚，工

厂里流动的“杀马特”非常多。2013 年以后，非“杀马特”

大批涌入“杀马特”家族的 QQ 群，诋毁和攻击“杀马特”，

甚至“网络黑”“杀马特”家族，使得“杀马特”开始减少，

QQ 群在“杀马特”无法进行正常对话的情况下不得不解散。

与此同时，贴吧和论坛上也涌现出大批反“杀马特”的帖子

和评论，甚至反“杀马特”行动还渗透进了现实生活。基于

一系列的“反杀”行动，“杀马特”将自己隐藏了起来，曾

经一度聚集在公共场所的“杀马特”身影，如今已很难能够

再看到，“杀马特”在公众视野逐渐销声匿迹。2013 年以后，

一些“杀马特”从城市回到农村，他们有的在乡创业，有的

帮助家人发展家庭经济，还有的回村直播宣传家乡产业。所

以 2019年播放的纪录片《杀马特我爱你》的导演李一凡强

调说他所采访的“杀马特”都是过去的杀马特、退休的“杀

马特”。

3 “杀马特”形成的成因

3.1 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区隔

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，随后我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，迁

徙制度得到落实，人口流动的限制性因素减少，极大地推进

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。1958 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

登记条例》成为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城镇化格局形成的标

志，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，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均，加上户

籍制度把城市与农村人分隔，城乡发展差距逐步达大，农村

和农业成为服务于城市与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。改革开放以

后，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，中国农民为获得由制

度非均衡引致的潜在获利机会，进行了自发性的制度变迁[8]。

加上我国人口迁徙制度有所放宽、社会流动增加，城乡二元

结构开始弱化并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区隔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城乡二元结构，随着时间的发

展，其界分也从“城乡之间”浸入到了“都市之内”[2]，在

城市形成一种经济和文化区隔。区隔的形成与城乡二元结构

带来的权力不对等有关。制度的设置将城市人与农村人分

割，使得城乡形成不对等的二元经济结构，而经济基础又决

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导致人们在生活和文化层面也出现了

差序。城乡边缘群体因缺乏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自信而选择模

仿城市人的生活方式，但模仿并没有为这一群体带来身份地

位的改变，相反却将他们区隔为差序群体。边缘群体的文化

不自信，造成其在自身认同和文化认同上的断裂，处于城市

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的边缘状态。这种差序的存在，让穿梭

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被贴上“盲流”、“土气”等标签，二

元的隔离让他们成为边缘化的存在。因此，在城乡二元结构

背景下，聚居于城市或隐匿于农村的、缺乏流动机会的边缘

青年，无奈地处于社会、经济和文化空间的末梢，并使得二

元对立的社会区隔得以持续至今。

3.2社会区隔下的“杀马特”

区隔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·布迪厄所提出的理论之

一，他认为“区隔”指的是区别、分隔，是把社会按照消费、

文化再生产等方式划分开来。在布迪厄看来阶级区隔表现出

来的是文化区隔、政治区隔、生活风格区隔和一切日常实践

的区隔，尤其是美学趣味的区隔[9]。

从文化承袭的视角上来看，“杀马特”是一种青年对主

流社会的叛逆表征，是我国青年在城乡对立的发展过程中对

于“非主流”文化的追求。“杀马特”在“非主流”的基础

上依据他们自己对审美的理解，构建了他们的亚文化场域。

从更深层面来说，“杀马特”现象反映的是当代中国愈加明

显的社会区隔，诸如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区隔、青年文

化群体内部：如“小清新”与“杀马特”的区隔、新生代农

民工与城市文明的区隔等[10]。

从被区隔的角度看，“杀马特”有这样一些特征。造型

上，他们穿着奇装异服，留着夸张、出挑的头发，被认为是

低俗的审美；经济上，他们收入微薄，消费能力有限；教育

上，他们文化程度不高，多为辍学较早的青少年，正是这些

特征将“杀马特”群体区隔在主流之外。在布迪厄的理论中，

“区隔”具有“差异性”和“优越性”双重特性，“差异性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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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现了某种特定文化趣味在同类实践中的位置和差异，这种

差异是生物性和心理的，同时也维系了群体的边界。因此，

青年亚文化中不同人群及其生活方式可以得到明确分层，而

“杀马特”正是这种区隔分层后的群体之一。“杀马特”表

现出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通过与其他群体相互对立和排

斥来进行界定，而区隔的“优越性”是“差异性”认同的媒

介和结果。在社会中，主流阶层掌握了实践行为和话语权，

并以身份的优越性批评“杀马特”这种低俗的文化现象，形

塑了他们所认为的经济、文化边缘群体的选择权、舆论上的

主导权，以及文化表层上的“生杀权”，其后果是：“杀马

特”青年在社会位置和心理感知上，都难以获得主流社会人

群的认同，从而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区隔下显性或隐性

的青年亚文化群体。

4 从“二元”走向“多元互动”的去边缘化路径

“杀马特”群体认为城市生活的成本高，机会少，而农

村则相对较容易获得那些乡土性的资源，这些资源是他们积

累经济资本的手段。对于城市边缘的低收入群体，回归农村

无疑是他们的最优选择。“杀马特”群体是城乡发展不协调

的产物，是在快速城镇化过程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。这一“不

农不城”边缘群体问题值得社会关注，而如何去边缘化，城

乡融合发展下的边缘群体不必再通过进城来实现自己生活

富裕的理想，脱离所处的经济边缘状态，是乡村振兴过程中

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，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社会发展中容

易被忽视的问题。

首先，要素融合、区域融合以及生活方式融合[11]是城乡

融合发展的路径和目标，要实现这一目标，就要推动城乡关

系从“二元”走向“多元互动”，打破城市和农村的区隔，

彻底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和农民生产生活困难。在就地城镇化

政策引导下，在家乡工作或返乡创业为城乡流动人群提供了

更多元的就业机会，这是城乡区隔从“二元”走向“多元互

动”的典型特征，这也将成为我国带动农民富裕的重要方向。

其次，边缘群体的去边缘化应从文化着手，培养文化自

信，让“杀马特”这样的边缘群体拥有自己的新文化，把他

们从文化的半成品变成社会多元文化的一元。文化的去边缘

应当聚焦乡土文化本身，如何发展乡土文化，增加边缘群体

的文化自信是当今农村发展的重要议题。那些离开农村进城

务工的“乡下人”，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村庄共同体文化在现

代化资源的侵蚀下，日益残缺并遭受瓦解。如何激发既有的

乡村共同体意识，使边缘群体滋生自豪感，形成乡村的凝聚

力和吸引力，是发展乡土文化的动力，也将是边缘群体去边

缘化的有效途径。

以文化为本位，是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的最高境界

[12]。在城乡融合的政策导向下，乡村振兴、农业农村的发展，

既要依靠国家政策支持、资本下乡、外部社会支持，更要提

高乡村组织服务乡村发展的能力[13]。以乡村组织为载体的文

化复兴，旨在培养农民的文化自觉和乡土社会主体文化意

识，使他们在真正意义上生成一种农民主位感[12]，形塑乡村

群体的文化自信。

5 结论

乡村振兴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流动边缘群体生存

的制度性保障，也是他们摆脱边缘身份的有效途径，文化的

去边缘化是根本性问题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帮助边缘群

体脱离边缘状态的关键。只有认同自身所属的本土文化，清

楚自己所处的位置，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一位置的功能。乡村

振兴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战略，乡村振兴固然离不开经济的发

展，但战略的着眼点是否只有经济，文化建设对乡村振兴的

作用以及文化建设该从何处入手，这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重点

解决的问题。此外，流动在城乡之间的边缘群体还有很多，

本文仅以“杀马特”这一群体来探讨这些从乡村来到城市并

被城市边缘化的群体，期望通过抛砖引玉的研究，让更多的

研究者关注这些乡村振兴中的边缘群体的发展，更好地为我

国的乡村振兴事业添砖加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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